忆亲爱的母校，敬爱的学长、学弟

——为母校北京一0一中七十岁诞辰而作

1958届高三6班 默明哲

我是1956年9月底，转学插入高二6班的。能来京上学，在4年前，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我之所以能来京，直接原因是父亲的工作，在三四年中，由本县而省城，由省城而京城的连续调动。而他的调动，归根到底，是因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一日千里地大发展的需要。

我祖籍河北省新乐县（现为市）东曹村。父亲默守信，自小贫寒，没有上过正规学校，识字不多。1938年和李文耀伯父建立了村支部，李任书记，他是组委，李不久脱产，他接任书记。后来，在新乐县设10个区时，他任一区副区长，不久改任二区（区政府在本村）区长。1950年初，新乐县归还定县两个区并将余下的8个区并为4个区，他任第四区（驻邯邰村）区长。1951年4月调河北省（驻保定市）公安厅狱政处，1952年六七月调来北京。先任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工地主任，1954年任第二工区（驻北大）总支副书记，成为副科长级（即副县级）。公司在中国人民大学南侧盖了公司经理书记科长级干部家属楼，1955年4月我母亲、弟弟妹妹即迁来京。

有趣的是，李文耀伯伯早一些进京，他于1954——1955年，我父亲于1955—1956年，在北京干部文化干部补习学校补习初级中学文化，两个糖豆干部又成了同学。

我是1947年10月进入本村初级小学，1950年进入东王庄村高小五年级的。1951年5月前在邯邰村读高小六年级，因父亲4月调走又失学八九个月。1952年3月，再回东王庄村继续读六年级。旧社会河北省文化教育不发达，全省也没有几所完全中学。解放后党很重视教育，在本县办了十几所高小，但还没能办初中。当时想念六年级多认几个字，不当睁眼瞎就行，没有继续上学的奢望。然而，出乎预料，不久河北各个县、包括我县都成立了初级中学。7月新乐初中建立，9月我成了110名第一批学生中的前10名。3年后，1955年9月，我又成了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中学的第一批高中生（是年，石家庄市，除了两所普通中学，还有一所工农干部速成中学，四年读完六年的课）。这回，一踏进校门我就梦想转学来京。次年年9月，通过北京市教育局考试，我插入高二6班，投入了亲爱母校的怀抱。

入校后才知道，母校在战火纷飞，炮火连天的岁月诞生，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进京伊始叫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1955年后由大文豪郭沫若题写校匾，定名“北京一零一中学”，不再是干部子弟学校，招了不少工农子弟。北京不存在九十九、九十八、九十七中，为什么不接着排序叫？据说，是表示学校要“永远向前”、“永远站在革命的前列”，直奔向社会主义，培养学生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班同学，既有徐文伯、张亚南、冯建林、赵沱州、徐正良、宋智祥、黄佩昆、李峰等高干子弟，又有段焕文、张宝全、温树怀、赵学俭等普通老百姓子弟，二者大概是四比一。同学们处得很好，一样艰苦朴素，一样上学好进，对我这个外来户一样热情欢迎。我缺课二十多天，徐正良副班长还给我抄写了听课笔记。老师们的水平、素质、师道，校纪、校风之好，让我很快感到胜我前两所中学几筹。对母校的亲切感，发自肺腑，油然而生。

1957年春，我们班同学集体到新街口豁口外延安大院，拜访过徐海东大将（徐文伯之父）。他老人家说，你们幸福的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要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将来做国家的栋梁才。徐伯伯的嘱咐，不仅表达了他们夫妇，也表达了宋养初伯伯（张亚南之父，曾任部长、是习仲勋和齐心的战友和婚姻的见证人）、张淑华（张亚南之母）妈妈，表达了革命老校长王一知和母校老师们的希望。母校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确定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地培养我们成为有理想、有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劳动者和战士，我们大多数同学也没有辜负学校领导和老师对我们党培养。还在学校时，可以说，已有人崭露头角

不必讳言，一零一中的存在，既有被好人误解，又有被右派攻击的情况。1957年在党进行整风之际，从国民党阵营起义过来的龙云先生先就曾对母校说三道四。我记得徐文伯、张亚南两位学兄（他们都生于1937年，长我一岁）曾在报上撰文，摆事实、讲道理，予以澄清和驳斥。特申明，龙云先生不要道听途说，应来校看看。

短短的两年的在校生活，我和同学们结成了深厚友谊。其中，与张亚南、段焕文关系最好，一直保持了五十多年的交往。与张亚南关系最深。1958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共运史专业。9月11日，他扛着我的铺盖卷，我提着脸盆和简单日用品，送我到哲学系报到。他入学时，我已于13日到了大兴县三合庄参加公社化运动去了。我们俩在大学又接着同学五年。38斋盖好后，我们不同系，却同住38 斋，他在上，我在下。毕业后，我俩都分配到了部队。虽不同兵种，但一直联系。他没有离开部队，我早到了地方，也还是联系密切。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我们又在反击弃毛、非毛、反毛恶浪中并肩战斗，他是我的榜样。

记得，2011年2月13日，张亚南在延安儿女联谊会（他是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春节团拜会上，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捍卫毛泽东主义，抨击反毛逆流。下边是网友的摘录。

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在春节团拜会上的主持词（摘录）2011年2月13日下午）：

  请大家安静下来，团拜会现在开始。我是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的秘书；原保定市警备区政委张亚南，我学了一辈子马列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因此政治上比较敏感，大量的事实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父辈为之奋斗一生的党、共产主义事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甚至是诋毁。我就碰到过几次：（1）在一次大会上我的一首广受我们共产党人欢迎的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轻人的耻笑；（2）就在今年春节前我的一位老部下组织的团拜会上我为老一辈鼓与呼的充满激情的讲话，被人说成是神经病；我觉得在我们革命后代中，积极弘扬传承并捍卫红色文化方面要走在最前列的。

接着，他高声朗诵自己的诗：

我从茫茫的人海中走来，
心潮仿佛像沸腾的大海。
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挑衅，
国际共运却在谷底徘徊。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威胁着我们党，
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退役的老兵
岂能袖手旁观，
岂能泯灭战士的情怀？！
我必须自觉地投入战斗， 
哪里有“敌情”哪里就有我在，
在餐桌、在舞厅、在小巷、在大街，
我要像哨兵一样，
守卫着思想的大堤
..........
----------------------------------------------------
他勇于战斗的行动感染了我。他常常谈到坚定信念。在赠于我的《历史大潮中的小脚母亲》一书环衬页上，他写道：“赠给捍卫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卫士、老同学、老战友明哲同志，愿你以书中的母亲们的英雄群体为榜样，去生活、去奋斗、去迎接挑战，去创造比在位时更加辉煌、更加壮丽的人生！”并工工整整写下了：“老同学、老战友张亚南2011年2月20日于京”几个刚劲有力的字。

张亚南学兄念念不忘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悼念艾地同志》词，常用以鼓舞自己，还把它写给我。词文是：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怎奈笑意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

亚南学兄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奋斗的一生。不幸患了癌症，　2013年1月13日晚19时17分病逝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医院)南楼6层肿瘤2科1病区0624病房44床。

张亚南逝世后，乌有之乡网站为他发了讣告，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讣 告

　　张亚南，汉族，江苏泗洪县人，中共党员，军人，大校正师职主官。曾就读于华东军区三野干部子弟小学、北京育才小学、北京101中学，1963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曾任工程部队师政治部主任;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开国上将韦国清首长正师职秘书;曾任中共保定市委常委、保定市警备区政委、党委书记，此间曾兼任保定市双拥刊物《连心桥》杂志总编辑。在退休后曾担任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这期间协助组织大量的红色文化和社会公益活动。张亚南同志热情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张亚南于2013年4月19日因病去世，享年76岁，于2013年4月26日上午10点—11点，在八宝山殡仪馆菊厅举行告别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相互转告，届时前来送行。告别那天，给亚南兄送行的人很多，有同辈、长辈，更有晚辈。晚辈在菊厅前拉起了长条幅，上面写着：“继承张老遗志，共产主义必胜”等斗大的字。

张亚南学兄驾鹤西归前，忍着病痛写了绝笔诗两首。
　　（一）一个癌症晚期的共产党员的理想与追求——致所有共产党员和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的一封公开信
　　我从茫茫的人海中走来，

　　心潮仿佛像沸腾的大海。

　　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挑衅，

　　国际共运却在谷底徘徊。

　　一场旨在亡我中华、灭我种族没有硝烟的战争，

　　正在步步升级，

五角大楼训练的东瀛矮奴纵队、
南海周边的虾兵蟹将纵队、
反共反华的鹰犬们长期潜伏、收买、搜罗豢养的第五纵队，

　　从空中、从海上、从地下狗洞狼窝里一起冒出来，

　　像潮水一样向我国门涌来!

　　帝国主义套在中华民族脖子上的三重岛链，

　　像枷锁一样勒紧了共和国的咽喉命脉!

　　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激昂的国歌再次在耳畔震响：起来!起来!!起来!!!

　　千百万抗战将士用血肉筑成的伟大长城，

　　岂能再让倭寇的铁蹄任意践踏毁坏?!

　　值此中华民族横遭狼群围攻之际，

　　凡有血性的男儿都应该

　　放弃内耗、放弃党争、放弃派斗;

　　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党派

　　携起手来，一致对外!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全民奋起万众一心，打击侵略者、严惩汉奸、卖国贼!

　　凡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举起你的刀枪，

把胆敢冒犯的倭兵倭将和手下败将统统赶下大海!

　　铸我中华魂、壮我民族胆、争我大国气派!

　　在这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都面临着考验、面临着决择、面临着站队的历史节点，

　　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退役的老兵、

　　一个癌症晚期的危重病人，

　　岂能放弃这最后为党为国争尊严争国格的赌命一搏?!

　　我，一个具有65年军龄曾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小老兵”，

　　岂能在这大战前夜泯灭战士的情怀?!

　　我，一个曾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拼杀疆场的无畏战士，

　　岂能在祖国面临战争威胁的严峻时刻苟且于癌?!

　　为此我向党庄严请战：

　　讨逆大军组建之时，

　　我请求站在最前排!

　　我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誓保红色的江山千秋万代!

　　党若批准我，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

　　鲜红的军旗猎猎作响，

　　嘹亮的冲锋号角撞我胸怀;

　　只要党中央一声号令，

　　作为一个战士以命相拼，责无旁贷!

　　从现在起就要进入一级战备，

哪管他是北往还是南来。

　　我必须自觉地投入战斗，

　　哪里有“敌情”哪里就有我在!!

　　我，要像哨兵一样守卫着思想的大堤，

　　在车站、在病房、在小巷、在大街……

　　自觉地抵制腐朽意识形态的侵蚀;

　　自觉地防范金元帝国豢养的妖魔鬼怪;

　　自觉地做好打硬仗打恶仗的所有准备;

　　自觉地御敌于国门之外;

　　自觉地捍卫党的理想和追求;

　　自觉地对人民献出情和爱;

　　自觉地净化自己的灵魂;

　　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大业添火加柴!

　　我把光，投进未来的世界，

　　意欲划破黎明前的黑夜;

　　我把热，散给广漠的空间，

　　却让自己头上蒙着雪;

　　我把爱，溶进共和国的血管，

　　情愿与时代共享痛苦和欢快;

　　我把身躯，投进保家卫国的战场，

　　甘当战友冲锋陷阵的铺路石和挡箭牌;

　　我把整个生命，同化于人类的最高理想，

　　直面历史的重负和民族的未来!

　　如果有人问我，

　　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我一定告诉他：

　　是鲜红的国旗上有我的血;

　　假如有人询问：

　　你最大的责任是什么?

　　我的答案就是——

　　我一定用我的一生，

　　为躺在九泉下的革命先烈和父兄，

　　站岗，护旗，守业;

　　倘若有人追询：

　　你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我一定这样回答：

　　那就是让全世界人民生活在

　　被共产主义旗帜映红

　　和赤化了的五彩世界!

　　这就是我——一个老革命军人的理想与追求，

　　一个癌症晚期老共产党员的政治自白!

　在写罢诗后，他注明：“　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同志的秘书、保定市警备区政委、一个与癌症晚期争夺生命的斗癌、反帝、抗霸的顽强战士张亚南向党呈现的最后一次政治表态”。

　　2012年12月26日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医院)

　　南楼六层肿瘤二科一病区0624病房44床

（二）我从太平间醒来——一个死过一次的癌症晚期的共产党员醒来后发自心底的呐喊
　　我从太平间醒来，

　　像一个打不倒的战士又冲到了阵地的前沿!

　　耳边响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角，

　　眼前展现中国梦蓝图的画卷——

　　2020年建成全民小康社会生活，

　　建国百年实现现代化强国夙愿。

　　我仿佛看到强大的捍卫世界和平的

　　中国远洋舰队游弋在全球所有水域;

　　我仿佛看到造福人类的中国的

　　天体研究站遍布宇宙空间。

　　亲爱的祖国啊，为了看到你的强大，

　　我要为你再活一百年!!

　　癌细胞可以吞噬我的躯体，

　　大鬼小鬼怎能割断我与党的血脉相连?!

　　忠诚于党，一身正气是我的信念，

　　为国家而生，为民族而战

　　激励我战胜癌症勇往直前!

　　我从太平间醒来，

　　西医专家宣布没有治疗的手段。

　　三种毒癌转移五脏六腑，

　　神仙也休想力挽狂澜!!

　 九旬以上的老岳母为我洒泪祝福，

　　残腿的士兵摇坐轮椅无数次从寒风中赶探!

　　一位将军俯下身躯贴近我胸前，

　　递上灵芝草，

　　请来华佗仙，

　　输上救命液，

　　扶我练身板。

　　一声声真情壮胆，

　　一份份厚爱回天，

　　一股股冲天的暖流，

　　更激起我对人间的依恋!

　　这种发自心底的战友的

　　大情大爱胜过十万大军，

　　鼓励我拼意志拼胆略

　　与癌症与死神决战!

　　癌细胞终于被吓破了胆，

　　“癌兵”被我威震“癌营”视死如归

　　的气势镇住，不敢轻易上前!!

　　我迈着矫健的步伐，

　　追赶到将军面前。

　　把眼睛擦亮数遍，

没错，他的身影多像当年的周恩来啊，

　　一个热血沸腾的滚烫的国魂铸进了我的心坎!

　　我从太平间醒来，

　　倍感报效国家敬孝父母如此短暂!

　　贪官未灭，豺狼虎视眈眈，

　　今生岂能闭上双眼?!

　　倘若我能大难不死，

　　我一定要瞪大双眼，

　　识破贪官、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

　　让伪装者撕下面具，

　　让帮腔者当众现眼。

　　让五角大楼培训的第五纵队

　　在我人民战争的火海烈焰中像

　　狼群一样四散逃窜!

　　我坚信一定会有一个

　　全民大奋起、全民大排队、全民总动员!

　　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

　　打掉妄图亡我中华独霸全球的

　　幕后豺狼的凶狠气焰!

　　守住领土不丢分毫的底线，

　　看好强大祖国的锦绣河山!

我们不欺负别人，

　　倘若当年的手下败将

　　非要在我头上拉屎拉尿，

　　那他就会遭到在朝鲜战场同样的命运——

　　丢盔卸甲人仰马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挡车的螳螂、鹰犬、跳蚤，

　　统统在飞速的车轮下血肉四溅彻底完蛋!

　　向前看，雄踞世界榜首的巅峰就在眼前，

　　向前看，朝霞红满天，

　　向前看哪，强大的祖国将迎来鲜花，

　　迎来胜利，迎来凯旋!

　　多难的祖国啊，历经坎坷、历经屈辱、历经磨难，

　　终于又站在了历史的最前沿!

　　我，一个癌症晚期病人，

　　我要为祖国高歌，

　　我要为祖国放声呐喊!

　　我要献上一腔沸腾的热血，

　　投身于振兴祖国的伟大实践!

　　让人生无悔、让生命无憾，

　　让熊熊燃烧的第二个青春

　　更加绚丽、更加辉煌、更加灿烂!

诗后注明：

　　“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的秘书、保定市警备区政委、一个与癌症晚期争夺生命的斗癌、反帝、抗霸的顽强战士张亚南致癌症患者的一封公开信，一份向生命挑战、向死神宣战的宣言书!

　　2013年1月13日晚19时17分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医院)南楼6层肿瘤2科1病区0624病房44床。”

母校教育出来，值得尊敬的学兄和学弟，大有其人。下边再说一位。

1956届高三4班朱戈（1935年生）就是其中一位，他去世了，很值得怀念。我和他是在2004年相识的。他的祖父朱福照是我北大哲学系1920年的系友，他的父亲李某某是重工业部和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王鹤寿的助手。朱戈兄是名副其实的红二代和红三代。一位七大书记处书记的女儿，要把一位副总理的女儿介绍给他为妻，介绍人说：“都是高干子女，门当户对，多好哇。”但他就是说：“我才不要她呢。”。她进了北京外交学院，而他进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在工业部门当工程师。他摆脱了附龙攀凤的封建旧俗，不以“官二代”自居，站到了老百姓一边。怎不令人敬爱？

在母校70岁华诞时，我写了自己一些事和两位学兄、学弟的点滴事，说了说知心话，算作向亲爱的母校的贺寿词。

2015年12月5日

